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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再造善本》中附加信息刍议*

1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之缘起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传统

文化，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的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历史见证和民族精神宝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古

籍散失、损毁情况严重。清代著名的版本学家、校勘学家

顾千里（名广圻，以字行）就亲见不少收藏宏富的大藏书

家到最后珍本秘笈尽散，片纸无存，连距当时不过八百到

五百多年的宋元刊本也已“万不存一”[1]。而明清年间钱曾

（字遵王）、季振宜（字沧苇）、徐乾学（字健庵）、毛    （字

斧季）四大藏书家的收藏也不过“十存二三”[1]，故而其大

声疾呼“举断不可少之书，复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

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1]。这就是古人影刻宋

元古本、令古籍善本广行于世的缘由。

　　目前，古籍善本同样濒临失传的危险，而且有日趋严

重之势。为此，国家文化部、财政部会同国家图书馆等机

构提出兼顾文物保护与利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建设

项目。该项目本着“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以古

籍善本的安全保护、开发利用为出发点，以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为目的，坚持

“统筹规划，兼顾抢救、保护与利用，先易后难，滚动发展”

的原则，对甄选出的善本进行分期分批再造。到目前为止，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第一期工程已按计划完成758种、1 394

函、8 990 册再造善本的出版工作，第二期工程进展顺利。

2    《中华再造善本》应附加的其他信息

　　再造善本之底本被各馆珍若拱壁，难得一见，正如清

代学者叶德辉（字焕彬）所言：“盖一人独赏之物，不如千

人共见之物之足征信。”[2]如今再造善本的出版将一人独赏之

物呈现给千人共见，实为难能可贵。但是通过对四川大学

图书馆所收《中华再造善本》相关信息的了解并结合部分

读者的反馈情况可知，《中华再造善本》在现有信息的基础

上还应以“基于底本、反映历史”为原则，再增加以下附属

信息，以便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再造善本的底本信息。

2.1    馆藏信息

　　尽管在善本再造过程中要求尽可能选择卷帙完整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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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不可避免会出现书叶残缺、漫漶、缺叶等情况，这

就会出现同一部古籍的再造善本底本有多种的情况。因此，

配补善本的馆藏信息应作为再造善本的附属信息，以全面

反映再造善本的整体情况，为读者提供详尽的善本馆藏地，

以便查访。此外，还有些善本有残缺而且因种种原因无法

完璧或合拢，这时应写清楚散失卷帙的现存地和相关信息。

例如，《东坡集》四十卷（南宋孝宗年间杭州刊大字本）现

存四部皆为残本，其中两部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残本三十

卷），一部存于日本公文书馆第一部（残本二十三卷），一

部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残本三十卷）[3]。如果这四部按

阙逸卷次合璧，则可得到《东坡集》四十卷之宋刊全本。虽

然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残宋本东坡集三十卷》已影印出

版，但是笔者认为还应在其附加信息中注明日本所存两部

之详细地址和存卷数，以便读者查访。而散失善本的相关

信息可以从一些知名学者（如严绍   、王重民、钱存训等

先生）所编的国外藏中文善本书目中获得。

2.2    装帧形式

　　出于美观或阅读习惯的需要，有的善本在进行再造时

需要对原有的装帧形式进行改变。例如，白话文先生就曾

对再造后的敦煌遗书大加称赞，认为其比原有的不裱无轴

的三张黄纸底本还要耐看[4]。而对于古籍来说，其装帧形式

不仅是古籍出版印刷史的见证，还是不同种类古籍之间区

分的重要标志，而且一些特殊装帧形式的古籍还能反映其

藏家为何人。例如，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为爱书、护书、

传书需要，对所藏宋元善本择良工精心整补，独创了古籍

装帧中的“黄装”形式，即将无字的一叶粘在一起，似蝴

蝶装，书叶四周镶出保护页，似金镶玉，加装书皮后从外

形上来看又似包背装。因此，在进行善本再造过程中，无

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再造本的装帧形式发生了改变，都

应该在附加信息中加以说明，以便读者对不同版本的古籍

进行研究考证。

2.3    书叶纸质及帘纹

　　再造善本的底本用纸种类繁多，单是宣纸就可从选料

上分为棉料、净皮、特净，从厚度上分为单宣、夹宣、二

层夹、三层夹等。古籍的纸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印

制年代，可以为古籍辨伪提供佐证。例如，宋版书大多用

麻纸，也有用构皮纸和竹纸，明代官方刻书主要用皮纸和

白棉纸，清古籍绝大多数用竹纸。此外，古籍的纸质也可

反映其印制属地，如我国南方产竹，由竹纸印制的古籍也

多来自南方。

　　另外，古籍用纸在抄制过程中形成的帘纹又可分为单

丝路、双丝路、罗纹、龟纹。帘纹是古代造纸思想和工艺

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判断古籍年代的有力佐证。例如，国

家图书馆的杜伟生老师指出，纸上无帘纹的敦煌遗书多数

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献[5]。此外，还有学者对古籍帘纹进行了

系统研究，最终认定南宋麻纸帘纹宽4.1厘米，元朝藏经纸

帘纹不显，明朝皮纸帘纹宽2.2厘米，明朝发笺纸帘纹不显，

明朝皮纸帘纹宽2.4厘米[6]。刊印于康熙年间的《新编南词

定律》所用纸张为罕见的开化罗纹纸。众所周知，开化纸

与罗纹纸虽有其相同之处，但又各有其鲜明的特性，如开

化纸日久会因自然氧化出现斑点，罗纹纸具有其他纸张不

具备的显著的帘纹。而《新编南词定律》用纸不仅帘纹清

晰而且氧化斑点明显，应为我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新奇品

种，为学者研究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

　　然而，目前再造后的善本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无法

将底本的纸质和帘纹完全反映出来。因此，作为古籍年代

判定、真伪鉴定极为有力佐证的纸质和帘纹信息就需要在

再造善本的附加信息中加以详细说明。

2.4    版框缩放比例

　　古籍版式包括版框、边栏、行款、书口等信息。在进

行善本再造过程中，一般不会对边栏、行款、书口等作改

动。而版框则不同，善本再造过程中对于原版框大小符合

制版要求者，一律保存旧貌，不作任何改动；如果底本版

框过大，就要加以紧缩，因此底本的版框大小无法在再造

善本中真实再现。底本的版框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对于古籍版本

的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华再造善本》的做

法是，在再造善本的首页辑封处作牌记加以说明。例如，再

造本《梁昭明太子文集》的题记为“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嘉靖三十四年周满刻本影印。原书版框高十九.六  米，

宽十六. 一  米。”[7]虽然在题记中对底本的版框大小进行

了说明，但笔者认为再造过程中如果对原底本版框加以紧

缩，还应在此处添加缩放比例。此外，笔者通过抽查发现，

再造善本对于版框的度量未有统一标准，如前所述的《梁

昭明太子文集》的版框大小以内框为度量基准，而《风俗

通义》（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刻本）与《古乐府》（元至正

刻明修本）题记中的版框大小却是以外框为基准的。因此，

在以后的再造善本过程中，不仅需要将底本与再造本的缩

放比例作为不可或缺的信息附于再造善本之后，还应对版

框的度量标准加以严格要求，以求科学、统一。

2.5    修复情况

　　古籍善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诸如酸

化、水浸、火烧、霉烂、虫蛀、鼠啮等的损坏。历代藏书

家为了古籍的源远流长往往会对古籍进行修复。部分再造

善本的底本也存在数次修复的经历，因此不同时代的修复

技艺和修复理念直接反映于修复后的古籍中。国家图书馆

的张平先生在对敦煌遗书进行修复时就从修复用纸中总结

出了古人的修复理念，即修复破损了的经卷要选用与经卷

纸张相同的纸张作为补纸，并且补纸的厚度不得低于经卷

的纸张厚度，粘补面积要大大超过破损面积[8]。再如，自从

我国古籍修复界基本确立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后，就

不再对修复后的古籍进行划栏补字，而保留其缺失文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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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部分，在修复工作中只是修复和加固古籍的残破部

分，而不使古籍其他部分的现有性状发生任何形态上的改

变。但是在此之前的很多古籍无论是在封建王朝时期还是

近代前期，都仿照字画修复领域采用的“接笔”和“全画”

方法，严重破坏了古籍的真实性。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

说明相关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是否经补笔来判断某一古籍被收

藏、修复的大致年代，因此古籍的修复史一定程度上也是对

其流传、保存史的真实反映。而目前再造善本中未对其底本

的修复情况进行说明，可以说这是对底本信息的不完全反

映。因此，再造善本中应附带有对底本修复史的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古乐府》（元至正刻明修本）的衬叶

中影印了其底本中的一张题签，该题签（水笔手写）详细

记录了该书的目录，并在目录中注明残破、抄配、蠹修的

具体页码，在结尾处进行了总计。该题签中对于破损、修

复信息的记录正是印证其版本源流的有力证据。

2.6    原有装具信息

　　再造善本底本的原有装具信息包括：底本采用何种装

具（夹板、四合套、六合套、云套、木盒）、装具所用材质

（绫、罗、绸、缎、棉布）、装具材质的具体色泽与工艺等，

这些信息都体现了历代藏家对图书保护、保存的认识和理

念。国家图书馆馆藏《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上开式

方形木质书盒，内放4个卷轴；而于敏中写本《文殊师利所

说般若波罗密多经》为上开式长方形木盒，下有底座专门

用于盛放佛经。在函套的材质方面，《御笔菩提叶笺心经并

题句》采用内外花色一致的织锦封面和函套，《钦定四库全

书总目》则是书衣为素色，函套有花纹。此外，还有些古

籍书盒的底座也十分考究，如《大宝积经如来会》为上开

式长方形木质书盒，外侧雕有花纹；有些古籍装具颇具匠

心，如《乐善堂文钞序》为黑漆描金双龙戏珠提匣，前开

式，有提梁，书盒内分为十几层，每层放1册书。不同的装

具式样不仅是当时制作工艺的真实反映，可以为考古研究

工作者提供实物史料，同时也是古籍迁移、流转的见证。例

如，1933 年古物南运之前就曾专门为敦煌遗书定做了一批

带抽屉的木柜，放置于紫红色木箱内。而这批带抽屉的木

柜现今成为当时南迁敦煌遗书的见证者。

　　此外，有的古籍装具或因其造型各异、别具匠心，或

因其出自名家之手（有可能在装具上留下制作者姓名、制

作日期等信息）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珍贵的史料信息来源。

因此，在再造善本中附加上装具信息对于文物研究、考古

人员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工作起到较大辅助作用。

2.7    与再造善本的色差说明

　　一般善本由于存世时间较久，纸质会发黄变色，而今

善本在进行再造时一般都采用黑白两色印刷，不仅丧失了

底本原有的风韵与历史感，而且还将其底本的纸质信息一

同泯灭。众所周知，纸张在版本鉴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

些不同材质的纸张呈现不同的颜色。例如，麻纸分为白麻

纸和黄麻纸，白麻纸色泽洁白，黄麻纸纸色略黄，宋刻本

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刻本多用黄麻纸。虽然也有部分再造

善本采用了彩印的方法，但其他绝大多数再造本的纸质色

泽都统一为白色。例如，再造本《洪范政鉴》（宋淳熙十三

年内附写本）中大字工楷，朱栏手绘，纸略陈黄，精雅无

比，而且部分原底本为金镶玉装帧的纸质略黄，以便将

“金”与“玉”相区别，这是再造善本无法体现的。笔者认

为，正如著名学者冯骥才对于古迹“整旧如旧”的推崇一

样，古籍再造中如“对其古老面貌原封不动，甚至加倍珍

异那些具有历史感的痕迹与细节”[9]，不仅能使中华孤本秘

籍分身有术、源远流长，也能使历史受到尊重。当然，出

于多方面的考虑，各种珍贵古籍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原貌

展现，古籍原有色泽也无法全部通过彩色印刷表现出来，

这时应在其附加信息中对底本与再造本的色差进行说明，

为研究人员提供版本鉴定方面的信息和想象空间。

3    结    语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乃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

之举，其功实可用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字子厚）之言来

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10]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仍在继续，望拙文能为

这万世之功添微薄之力，而笔者学微识浅，文中定有谬误

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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